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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刘鹗，汉族，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
阳(今江苏淮安区)。他在文学、治水、医学、甲骨
文研究等方面具有突出成就。《老残游记》是他
的代表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现已被翻译
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印
行版本超过186种，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据说

刘鹗出生之际，其母朱氏梦
见了大鹏，因此给刘鹗取名
梦鹏，乳名鹏鹏，字云抟。
后来刘鹗自己改名“鹗”，字
铁云。鹗是水鸟，说来凑
巧，身处“棋局已残”的晚
清，刘鹗的命运正是因为治
水而出现转机的。刘鹗担
任侯补知府，负责黄河治
理。他在治水期间，廉洁奉
公，不徇私情，任劳任怨，并
以自己的治水理念和才华，
取得了治理黄河的辉煌业
绩。

一、勤学苦练 临危请缨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一
直是老百姓的灾难。一旦
黄河改道决口，多少的村
庄、农田被淹；多少的道路、
桥梁被冲垮；多少的生命被
吞没。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郑州黄河段决口，河道
断流，河南、安徽、江苏二三
十个州县被淹，洪水直注洪
泽湖，有东冲下河南灌扬州
之势。清廷派大员协助河
道总督和地方政府治理洪
水，可前后忙碌了一年多，
决口也没有合龙。

此时，32岁的刘鹗已
经捐得同知衔，满怀忧国忧
民的情怀，挺身而出，来河
南拜见吴大澂投效河工。
刘鹗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
刘成忠进士出身，曾在总理

水利局任职半年之久，后担任河南汝宁府知府，
在清朝汝宁府所辖地区正是深受黄河水灾之害
的地方，也是朝廷治水的重要之地，刘成忠在汝
宁治理黄河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并撰写了《河
防刍议》。刘鹗参加乡试落榜，后经商失败，便
在淮安潜心研究测量、算术、绘图等方面的知

识，特别是苦心研读父亲的治水学说，逐步形成
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吴大澂佩服刘鹗的治水才学，对他委以治
水的重任。刘鹗采用了“筑堤束水，束水攻沙”
的治水策略进行治水。其间，刘鹗亲临工地，

“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
之事，悉任之”。当年冬天，郑州黄河段决口合
拢，从此刘鹗治水“声誉乃大起”。

二、躬身测绘 不辱使命

吴大澂奏请朝廷，成立善后局，主要负责测
绘河南、直隶、山东三省的黄河河图。任命刘
鹗、冯光远、董毓琦三人为提调，采用新法分段
开展三省黄河全图测绘工作。自阴历四月开
始，三人会同20多位精于测绘的技术人员“终日
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

当时黄河下游的黄河治理由张勤果负责。
在张勤果的幕僚中，有个算学家贾步纬，他与李
壬叔(善兰)齐名。某次黄河下游堤工勘测，勤果
为了慎重，请贾去复查。贾回报堤工宽度较下
游签呈增加约一倍。勤果闻报大怒，向刘鹗问
责，拿出贾步纬的回报数字，责令复查。刘鹗遵
命复查后，原来勘测并无错误，便去向贾请教。
贾说你测量计算错了。刘鹗拿出算草复核仍不
错，又以算草向贾老先生请教。贾看后说：“你
计算方法不错，不过标杆立的不对。”刘鹗问贾：

“标杆立在何处?”贾说：“未立标杆，系以对河宝
塔为据。”刘鹗按照贾所说的重测，得数果与贾
相同。但实测，宝塔离河岸尚二里余。于是，刘
鹗向勤果说是贾老先生测错了。勤果又请贾
问，贾说他不会错，愿与刘鹗打赌，立竿重测。
勤果说不必立竿测量，直接派人拉绳子实地丈
量，看究竟谁对。贾问刘鹗：“你错了，输什么?”
刘鹗道：“错了，辞下游提调不干。”贾说：“好!我
错了卷行李。”丈量结果出来了，果然是贾错。
这位耿介的老先生终于卷起行李，留书不辞而
去，勤果派人去家里请也不回来，一时在济南风
传刘鹗赶走贾步纬的笑话。刘鹗算学之名，从
此十分响亮。

就在这一年（1889年），刘鹗在山东沿黄河
一路勘察，直到黄河入海口。在实地勘察的基
础上，结合查阅沿黄各县志以及河工资料，于次

年（1890年3月）完成全部调查测绘工作。期
间，刘鹗耳闻目睹了许多，如黄河山东段有四次
大的决口漫溢，“一漫于韩家垣，再漫于大寨，三
漫于纸坊，四漫于张村”。其中，韩家垣位于黄
河尾闾的利津县，黄河在此决口后向东由毛丝
坨入渤海。这是1855年黄河改道利津入海后，
入海流路第一次改道。刘鹗将此一一记录下
来，还对河道走向、接纳支流情况、两岸堤坝等
水利工程情况作一一记录。

三、敢于直谏 革除弊政

刘鹗目睹水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心情极
为沉重。他在给易顺鼎的禀牍中写道：“黄之大
汛之际，一千余庄沦没水中，举家被难者，不知
凡几。目击心伤，惨不忍言。”1889年阴历九月
初三，刘鹗实地勘察利津铁门关、韩家垣两处河
门情形后，回到利津县城，他给当时的山东巡抚
张曜呈送了一份禀牍，首先对张村、大寨决口合
龙表示祝贺，并劝张曜采用王景治河的办法，以
建“神禹之伟绩”。随着禀牍，刘鹗把刚写好的
《治河五说》一并附上。刘鹗在《治河五说》中开
门见山提出：“山东河患所以日甚一日者，实由
河身愈垫愈高耳……今年割济阳以下数百庄以
与河矣，而河患更烈。”用实践说明“废民埝、宽
河身”的做法不可行，并提出了“修缕堤以攻积
淤”、“播支河以消盛涨”、“改河门以就便捷”三
项具体办法。

1890年3月，刘鹗来济报到，开始在山东办
理河务。刘鹗虽然是官宦子弟，可是并无衙内
作风，在河工现场，他“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
凡同僚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声誉乃大起”
(罗振玉《刘铁云传》)。据刘鹗夫人茅氏叙述，有
一天，狂风暴雨，刘鹗外出巡河，通宵未归，家人
急得不得了。黎明雨住，他才满身泥泞地回到
家。原来，当夜黄河有两处决口，刘鹗亲立雨中
指挥抢险，最终转危为安。张曜有感于刘鹗的
敬业干练，遂任命其为黄河下游提调官，到任
后，他力排同僚“不与河争地”之说，主张“筑堤
束水、以水刷沙”，并撰写了《治河五说》阐述治
河主张。

刘鹗在山东治河三年，未溃决成灾，“河工
冠于诸省”。根据山东河道窄的特点，除了加强

两岸堤防外，刘鹗还提出了分与疏的治河主
张。他认为山东黄河两岸大堤不够坚固，河道
又窄，水很容易漫决为患，因此需有分水的设
施。他派人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
各建减水闸坝一座，以防溢涨。他说：“治河如
治病，泛滥冲决，此河之病也，淤滩沙嘴，横亘河
流，此又致病之由也。”他用平头圆船五十只，每
船十六人，各带挖沙工具，将河中的淤滩沙嘴随
时挑挖。

四、以身作则 反腐倡廉

刘鹗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
的作者,人称反腐作家。他揭露官场中的懒政，
揭露官场中刚愎自用坑害老百姓、使老百姓蒙
冤受屈的所谓“廉吏”。现实生活中，他忧国忧
民，同情遭受水灾的平民百姓。庚子之乱，京城
粮荒，饿民遍地，刘鹗进京参加赈济，自出
12000 两白银，其中 7000 两取自淮安家中，
5000两借自朋友。刘鹗在山东治水期间，以身
作则，反腐倡廉。黄河两岸堤防加固，建设减水
闸坝，涉及许多建筑工程。有一次，他通过上海
一位姓陈的朋友的关系，购买西洋水泥，为了弄
清价格，他进行多方打探。他想，无数的灾民生
活在穷困潦倒之中，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在刀口
之上。当这位姓陈的朋友肆意抬高价格并对他
进行贿赂时，他严词拒绝，并怒斥道：“发国难财
的人是真小人！”最后，这位姓陈的朋友羞愧难
当，以廉价出售了西洋水泥。有了这些水泥，刘
鹗顺利地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
建大型减水闸坝一座。

刘鹗在水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治水期
间还绘制成功《豫直鲁三省黄河图》，“全书五
册，一百五十篇，合之则一图”。这是中国第一
次用近代技术实测的黄河图，并注有经纬线，经
线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呈光绪帝浏览后，命
名《御览三省黄河图》，现存于故宫档案之内。
他还著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刘鹗于1895
年秋冬间被保荐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
验，以知府任用。至此，刘鹗在山东办理河务工
作结束。

圩堡又作围堡、围寨，俗称圩子、围子，淮安
地方志中记作“围寨”。所谓的圩堡就是用土筑
起一道土墙，将一个乡镇或一个村庄围起来，派
人巡守，外人进不来，起着保卫一方的作用。所
以筑圩堡往往都是在发生战争、天下混乱时期
的事情。

淮安的围寨之设在同治《重修山阳县志》有
比较详细的记载。围寨是模仿古代的营堑（军
营周围的防护沟）、坞壁（防御用的土堡）而形成
的，其附郭者又是古代羊马城的遗制。往昔流
寇扰乱，像飞鸟那样盗食粮食以便求得饱腹，横
冲直撞，没有规律；奸人“乘势引诱，穷幽绝险，
蚁动麋沸，罔不搜括，而民始无宁宇矣”。时间
长了以后，田庐荡尽，人物寥落，即使城池亦不
能保持独自完整。因此西汉赤眉之乱时，第五
伦、樊弘等人建筑营堑用以自卫；而东晋的李
矩、郭默这类人，他们则修缮坞壁，结为伙伴或
团体，以捍卫边疆、边远之地；到了明代，流窜不
定的叛乱者到处蔓延，陕西、河南一带的人并小
村为大村，构筑堡垒抵御守卫，贼退则间出耕
作，贼至则荷戈守城，多获保全。清朝嘉庆初，
四川、湖北的白莲教教徒爆发武装反抗清政府
的事件，骚扰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等数省，官
军虽奔驰追赶，屡次击败教徒，但裹挟时间较
长，紧跟着数年不得安宁。其后教民“凭险筑
寨，坚壁清野”，叛乱者进无所掠，退无所据，才

最终被消灭。可是围寨的设立，不单
单是民众自卫的手段，亦是“辅军势、
折贼锋”的措施，而且是与城郭内外
互相配合、共为一体的方式和方法。

咸丰年间，捻军气势正旺。咸丰
九年（1859）六月初，袁甲三来到淮
安任漕运总督，建议于城外建立围
寨，作为防备。他说：捻军将来，“筑
圩方能堵御。河下人烟稠密，甲于他
处，万一捻匪东窜，何以御之？”并云：

“清江应筑圩守御，彼有河督，无庸我
谋。城外地方则有藉诸君。”当时还
派他的幕友徐云溪与河下人李元庚
出城观察，大约是实地测量搞个预
算。他们用一根20丈长的绳子作工
具，从小坝起，西至泰山殿止，向北至
盐河边止，向东至礼字坝新城西北隅
止，由新城西北隅至广福桥过河，由
三岔河至小坝止，绕了一个圈，进行
丈量，预计筑圩二千丈有奇。并打算
建圩门十座，包括过河水门三座。后
来袁甲三又派张小圃观察、张汝梅州
倅，与李元庚等再次实地考察。不
久，袁甲三调走。当时人们习惯了持
续相承的太平时光，惮于兴作而未实
施。

咸丰十年（1860）二月初一日，
捻军窜至板闸、河下，时城门已闭，坚不易入，即
于河下焚烧杀戮，抢劫掳掠。据程秀峰记载，男
女大小有册可稽，死逾千人。至于湖嘴之南北，
白酒巷、花巷、杨天爵巷、估衣街、二帝阁东西，
烧毁房屋不计其数。河下庙宇被烧毁不少，捻
军将天兴观即三官殿各处窗槅堆积后殿中焚
之。遂使丈六金身立时消毁。旁及文昌宫、斗
姥楼二处，惨不可言。于是建筑围寨的风气兴
起，淮安城周边纷纷兴筑围寨：一是筑于运河东
堤，南起下一铺，北至北角楼的旧城西门外长
围；一是起自新城东北角，转属城东的下关围；
一是起自旧城南，环龙光阁，属之城东的南门
围；依附于关厢而筑的，则有河下围、河北围，而
制作修整，防守严密，则以河下围为最。

当时官府派官派兵四处防守，而且是按地
段派专人负责的。河下片的防守是山阳县丞叶
廷眷。咸丰十年闰三月就职，他一见河下惨景，
连忙入城，痛哭坚持要在河下筑圩。淮安知府
顾思尧同意了，并亲莅监工。当时一边筑圩，一
边屡屡告警。人们怕再次被焚掠，踊跃参与工
程。先用十几天筑好了基础，接着加高，到了秋
天终于完工。建成功的河下圩，以天然的运河、
西圩河、市河为濠，依濠筑圩。北面东起新城城
根，西至西圩壕；西边南起运河边，北至市河边；
南面从湖嘴古枚里起至泰山殿止；东边依托原
三城和萧湖。周长八里有奇，高五尺。新筑成

的河下圩只有五个门，运河堤边有其二，东南门
在小坝，名曰“古枚里”，西南门在泰山殿附近，
额以“重门管钥”。这两个圩门，是前署宿迁知
县胡容本按照顾知府指示所筑，均有城门楼橹，
上边还筑有圩垛。正西在八佛庵前，阙名，人们
至今仍称之为“西圩门”；北圩门在程公桥上，人
即以“程公桥圩门”名之；东北在礼字坝，名亦久
佚。北面有六个水门：曰回澜洞、曰沙坝、曰殷
家码头、曰花巷、曰药师庵、曰毛家渡。南面也
有六个：曰小坝、曰湖嘴、曰上一铺、曰中街、曰
三板桥、曰四板桥。这些现在基本上都找不到
遗迹了，甚至连名字也无人知晓了。此外，还有
炮台八座。新筑的圩子比预想的缩水了不少，
周长由二千丈变为八里多。一里是150丈，合
1200多丈。但扩大了范围，原来不包括在内的
整个萧湖全部囊括其中。

圩子建成以后便立即显现效果。同治元年
（1862）正月至四月，捻军又来，不能攻入圩内，
只在圩外掠劫焚烧，圩内人民屹然不动。圩外
附近居民很多搬到圩内住，也躲过了这一劫。
这次前后有三个月之久，官民未受损失。同治
七年（1868），赖文光到了淮安，也无法下手，经
过下关、刘伶台而去。河下安然无恙，皆圩寨之
功，正如古语所云“有备无患”。

河下是淮安的商埠，众商云集，十分繁荣。
当年地处运河与淮河之间，是漕运要道，盐运津
梁，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很久以前就有人建议在
这里筑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闹得很厉害，淮
北盐的集散中心河下，更是倭寇袭击和掳掠的
目标。商人之子、国子监祭酒河下状元沈坤，积
极组织状元兵抗倭，在竹巷建立御倭屯瞭所，和
其他防卫设施。在当时御倭的形势下，修城、筑
城是一种风气。南边扬州筑外城，宝应筑城，西
边泗州修城，北边临清双筑外城。为了保卫居
民和盐商们的利益，曾经准备在河下也筑一座
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之六《直隶事宜·江北
诸郡》记载，闽县知县仇俊卿云：“淮郡西湖嘴，
正人烟稠密处所，一遇寇至，搬移流离，況二城
所容有限，欲将西湖嘴另筑一城。”可能在未得
到官府正式认可之前，沈坤已经开始做了。但
遭到淮安知府的反对，说沈坤“筑郛绝衢道自
固”，阻绝交通，连淮安府通判经过也不让通
行。通判回府以后，报告知府范槚，范大怒，马
上命人将沈筑的“郛”推倒。案，郛就是外城，城
外大廓，实即防御工事土圩子，大约就是沈坤已
筑好部分圩子。后因官府认识分歧，加之“财力
俱有未便”，才有联城之筑：“聊将夹城中间联筑
为道，一自新城东南角楼起，抵旧城桃花营，一
自新城西南角楼起，抵旧城北水关。”就这这么
一耽搁，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到咸丰十年
（1860），整整耽搁了300年。

河下圩与一般的县城差不多大，与稍晚新
筑成的清河县城差不多大。清江浦划给清河做

县城，一直没有城池，咸丰十年焚烧得比河下还
要厉害。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漕运总督吴棠
始建于城运河南岸，凭河守险，是为清河新县
城”，“经始于（同治）三年之春，至四年秋而工
竣，计长1200余丈”，合4公里多。

淮安城外也普遍地修建围寨。城东十余里
石塘筑有石塘围，城东四十余里的车桥筑有车
桥围，城北二十里的席桥筑有丁家围，城北四十
里的钦工筑有钦工围，城东北十余里的季桥筑
有季家桥围。这些围寨的布局筹划、组织实施，
常常逾年而后定。每当警报到达的时候，乡人
们往往相继运载物资粮草、驱赶牲畜进入围寨
以求确保自己的安全；而淮安郡城亦借以城外
的附郭围寨为外卫，城池周边十里范围内的人
畜、物资、粮食充足于城中，守城官兵、士民亦能
够更加从容地修缮战守防备，人心也就会安定
了。后来南北荡平，投戈日久，附郭之围或残缺
不完，在乡镇者或犁而为田。

《续纂山阳县志》还补充记载了淮安建筑围
寨的历史事实。咸丰年间，淮安城北20里建有
朱家圩，城南60里建有南许家圩、北许家圩。光
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淮安人心
不安定，署知府许宝书因新、联城垣失修已久，
难资保障，拨款筑土圩一道，绵亘八九里，作为
淮安三城的外卫。后惟土质未能经久，皆倾圯
残缺。

其实，淮安围寨（圩堡）的历史要更早，宋元
时期就频繁出现。宋朝自靖康之变后，楚州民
众依托当地多水等有利地形，自发组成山水寨，
以此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山水寨的人员既有楚
州地方乡绅土豪，也有广大劳苦大众，如卞宁的
楚州岿北里水寨，“卞宁者，楚州五湖中捕鱼人
也。初，宁聚集捕鱼人。后又聚强壮，仅有千余
人，在湖中岿北里为寨”。卞宁的水寨最早即是
由一群捕鱼人建立的，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吸收
了各阶层强壮之人后，使得自己的水寨发展壮
大，达到千余人。宋金战争期间，山水寨民兵为
防御楚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配合南宋正
规军，保卫并收复被金军占领的楚州以及其他
失地，如：建炎四年（1130）赵立防守楚州之时，
便与宿迁水寨首领赵琼相互配合，联合击溃金
军；隆兴二年（1164），高邮军水寨严宁则配合官
兵收复了楚州以及宝应县，并且还活捉了金军
将领，可谓大获全胜。除了配合官军之外，山水
寨民兵也可以独自参与战斗，并取得胜利，如：
建炎四年参与楚州保卫战的赵琼，即率领水寨
民兵二百余人，趁着夜色偷袭淮阴清河口的金
军运输船队，并且收获颇丰；同年，另一支山水
寨在统领郭昇的指挥下，以一千余人收复了涟
水军城，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宋史·叛臣下·李全》在记述平定李全之乱
时记载道：宋绍定四年（1231）五月，赵范、赵葵
率领步骑十万大军直逼淮安，杀死贼兵万计，焚

毁二千余户，城中哭声震天。淮安的五座城全
被攻破，斩首贼兵数千，烧毁砦栅万余家。这时
淮北贼兵来支援，舟师又予以剿击，烧其水栅，
平夷五城的余址，贼兵开始害怕。其中提到“淮
安五城俱破”和“夷五城余址”，而吴玉搢在乾隆
《山阳志遗》中叙述“李全乱淮本末”时，在“五城
尽破”后夹注曰“五城不知何指”。近来有研究
者认为，“五城”可能是指旧城（大城）、内城（子
城）、新城、南堡城（即明清时期的南锁关）、河北
城（三角城）。这个观点目前来说，只能说是猜
测的结果，但“五城”中除旧城、新城外，南堡城
当是围寨（圩堡）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南（城）
堡”在《元史·伯颜传》中也有记载：至元十一年
（即南宋咸淳十年，1274）丞相伯颜领兵伐宋，调
淮东都元帅孛鲁欢、副元帅阿里伯，带领着自己
的部队溯淮而进。九月戊寅日，元军在淮安城
下会师，伯颜派遣新近归附的官员孙嗣武敲着
城门大声呼喊，又用箭把书信射进城里，劝谕守
城将领投降，都不回答。庚辰日，招讨使别吉里
迷失在北城西门列阵，伯颜和孛鲁欢、阿里伯亲
自来到南城堡，指挥诸将长驱直入登上城墙，攻
克了南城堡，宋朝败兵想逃奔进大城，元军追击
到城门，杀死了数百人，于是平定了南城堡。同
治《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有所记
述。可见“南堡城”就是“南城堡”，也即明清时
期的南锁关，是淮安城南的重要关卡，亦为淮安
城的“五关”之一。

廉 洁 奉 公廉 洁 奉 公 鞠 躬 尽 瘁鞠 躬 尽 瘁
——刘鹗治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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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古城的圩堡关城
徐爱明

宋代淮安“五城”概念示意图

《宋史》中的淮安“五城”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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